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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集体记忆
——以延安精神进校园为例

钟明池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革命时期形成的精神财

富，是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是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重要的精神来源。文章从

集体记忆理论出发，探究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困境的原因，并通

过对延安精神集体记忆的构建因素进行分析，从身份认同构建、

情境式记忆构建和新媒体下话语权构建三个维度为当下大学生理

想信念教育提供策略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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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之所以经历那么多困难险阻

依然屹立不倒，在于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波澜壮

阔的征程中锻造出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一系列伟大精神，这些

精神有着共同的品质——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忠诚。

如何让学生能在学习党史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文章认为党在延安时期这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下

所形成的精神品质、坚定信仰、高尚品德正是今天大学生理想信

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力量之源。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记忆是人类特有的官能，是过去在人脑中停留的印记。法国

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人们在社会中、在集体的互动交

流中形成他们的记忆，首次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即社会

群体对共同生活及经历所形成的群体印象和共同记忆。继哈布瓦

赫之后，保罗·康纳顿在思考“社会是如何记忆的？”这一问题

上，进一步剖析集体记忆的形成，认为集体记忆具有选择性和实

践性的特征。他强调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传承的实践活动，比如

通过操练、仪式、习俗、节日传统以及习惯等实践活动传承集体

记忆，重视仪式对集体记忆的影响。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了“文化记忆”概念，认为与交往记忆不同，文化

记忆一般不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阿斯曼夫妇还较早关注了

媒介变迁对记忆的影响，集体记忆的构建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

媒介技术的升级，也为集体记忆的保存方式呈现多样化。还有学

者在研究身份认同的时候引入“集体记忆”概念，探究集体记忆

和群体认同两者的关系，认为集体记忆对身份认同的形成具有重

要作用，心理认同感的产生使得“我们”和“他们”区分开来。

实践活动、仪式、大众媒介、身份认同 ...... 从集体记忆的文献综

述中，找到延安精神构建的概念和路径，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

来源和基础。

1935 年 10 月到 1948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是中

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的重要历史转折期。“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创造陕北“好江南”的奇迹。“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见公仆不见官”“为

人民服务”的党群关系和群众路线构成了我们对延安时期的集体

记忆。历史是记忆的载体，记忆立足于现在对过去的重构。那么

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是如何构建的？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中存在何种困境与挑战？延安精神集体记忆的构建路径对当代大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有何启示？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二、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困境

中国精神与理想信念密不可分，中国精神为实现理想提供信

念支撑，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能在困境中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

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但

在社会一些拜金主义、享受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错误价值引

导下，部分大学生出现了信仰缺失、思想困惑、道德滑坡的现象。

基于集体记忆理论分析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体

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集体记忆模糊：给历史虚无主义有可趁之机

自传记忆总是植根在他人之中的，在群体的相互交流中形成

和加深集体记忆。如果这一群体相互脱离，随着时间的流逝，脱

离群体的这种记忆就会濒于消失。伴随而来的便是个体记忆的选

择性遗失。当人们不愿意谈及这段经历和历史，历史就会出现断

层。因此，我们通过纪念日以及一些纪念的仪式去铭记历史。对

于历史的记忆应该是连续性地，从横向和纵向上形成“大历史观”，

把握历史的脉络。如果把历史就像是一部电影，连贯的镜头形成

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影像流。大学生如果对历史的知识存在断层或

者积累不够，就容易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蚀，这对大学生树

立理想信念带来很大挑战，必须正本清源、去伪存真。

（二）网络集体记忆构建失范：对价值观引领带来冲击

“00”后生于互联网时代，微博、抖音、直播、微信等网络

平台拓宽了他们获取信息和交流途径。互联网发展迅猛的时代，

由于准入门槛低、内容可被修改，导致集体记忆可以被反复构建，

缺少规范性而失真。其次，在互联网影响下，集体记忆还出现了

部落化、碎片化的特征。在虚拟网络空间，青年一代围绕着某一

话题、一段相似的经历、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甚至流行

语和符号都可以构建和维系着一个“小团体”，这样的小团体也

能形成集体记忆，但也只是零散的相对聚集，并不能形成连续性

的价值观和认同感。再者，人类情绪容易受客观环境影响，且情

绪总是滞后于环境的变化，从而容易出现集体记忆混乱和集体狂

热。比如互联网下的饭圈互撕、网爆，即使偶像存在着失德违法

行为，他们依然对其喜欢的明星偶像进行应援，对青年一代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带来很大的冲击。鉴于以上的原因，互联网影响下

对集体记忆构建产生低质化影响，给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带来前

所未有的挑战。

三、建构新时代理想信念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

记忆的集体框架不是依循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

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构建也不是简单事件和人物的堆积。追溯延

安时期的记忆，我们可以踏寻前人的足迹，参观革命遗址，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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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相片，阅读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那么延安精神的集体记

忆是如何从过去历史的重塑中建构的呢？

（一）从身份认同到国家认同

身份认同由英文“identity”翻译而来，最早出现在哲学范畴。

“认同”是一种身份的强化和确认，是自我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

一种心理过程。构建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必须完成自我身份的认

同过程。我们通过讲述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或者演绎历史场景去

勾画个体对历史记忆的构建。在此过程中，个体通过身临其境的

体验或者身体力行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才能产生真实的情感，进

一步唤起观众内心深处的情绪共鸣。从微观性、具体化的个体历

史记忆侧面，激发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仪式”的本质是“情感”

表达，在构建延安精神中，我们通过某种“仪式”如宝塔山上重

温入党誓词，“乐歌方志——同唱陕北民歌”，“纪念白求恩”“大

生产运动与南泥湾精神”等现场教学这种代入式的情感体验中，

使得“孤立”的个体投射了共同的精神情感与价值信仰，寻找到

了社会群体的认同，从而加深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和对民族的认同，

从自我身份认同走向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

（二）从物质载体到时空延伸

人类文化的传承不能仅仅靠记忆，“集体记忆是一个符号系

统，其传承离不开承载的媒介”。纪念碑、纪念馆等通常被认为

是建构集体记忆最具代表性的空间载体，表达了社会希望对特定

事件进行记忆的意愿。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枣园、杨家岭、

南泥湾这些红色地标星罗棋布，是延安精神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

它们从叙事线索和空间形态组织两方面，探索如何运用适宜的设

计手段创造和平时期下的纪念语汇，并以不同游客的视角，情感

诉求，用纪念园的形式将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历史凝固在人们

的记忆中，成为人们学习延安精神的场所。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非

常重视革命场馆的建设，运用了新媒体技术，让场馆文物鲜活起来，

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今天，我们走进这些革命旧址和博物馆，

依然能跨越时空，聆听革命故事，感受信仰的力量。

（三）从说教传播到沉浸感悟

传统课堂说教方式不同，随着艺术大众化和大思政课建设的

探索发展，大型红色舞台剧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塑造国家形象的艺术载体。例如延安在弘扬革命文化时，创新了

传统大众传媒方式，采用了大型红色沉浸式歌舞剧《延安十三年》，

创新性运用沉浸式演出、行走式观看等多重参与方式，以戏剧对白、

民歌对唱、秧歌、戏中戏、腰鼓等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建筑、

科技、艺术和声音的叠加更立体化地构建真实的游客体验，打破

时空局限，让“延安十三年”这段峥嵘岁月跃然眼前，为观众带

来一场全新的红色文化视觉盛宴和情感共鸣。这种沉浸式表演方

式在展现和传播红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同时，将观众带入到那段

峥嵘岁月的历史中，唤醒了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使观众的个人

情感与爱国情怀达到完美的契合，构建着历史的集体记忆、民众

的身份认知和社会共识，发挥集体记忆应有的凝聚精神力量和社

会涵化功能。

四、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建构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启示

延安精神集体记忆的构建，给解决当下大学生理想信念缺

失和困境的提供了重要路径参考。针对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的

现状与困境，从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构建启示中，提出以下构

建路径：

（一）身份认同构建：解决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本源性问

题

个体记忆是集体记忆的来源，个体身份认同危机，也深刻

影响着集体记忆的构建。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提出身份认同理论，并认为在人格发展到第五个阶段（即

青春期）开始，便会出现同一性危机，也就是身份认同危机的出

现。大学生特别是刚入学时期，面临着自我认知困境和环境、学

习方式骤变所带来的价值观冲突。大学生树立科学高尚理想的前

提是解决学生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自我同一性）问题，把自身放

置于国家和社会之中，了解时代赋予青年的使命的担当。这一认

知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民族集体记忆构建的过

程。同时，集体记忆是个体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的基础，可以帮

助个体找到群体归属形成身份认同。比如构建爱国主义集体记忆，

我们必须了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一自我同一性的问题，

从了解民族、国家奋斗的历程中又加深对自我角色的定位和身份

认同，在此的过程中形成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解决大学生理想

信念教育的本源性问题。

（二）情境式记忆构建：创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各地深挖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加之

5G、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简称 VR 技术）在红色文化

资源开发和传播的运用，为颠覆传统课堂教学提供了平台和机遇。

在虚拟仿真的情景中激活参与者的感官体验，以及历史在其大脑

中的记忆和联想，从而促进情感记忆的形成。根据情感记忆原理，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可以更多采用沉浸式教学方式，通过虚拟仿

真技术再现革命场景、现场教学代入式体验、入党宣誓、献唱红

歌等参与式的仪式教育，潜移默化地刻画生动而难忘的情感记忆。

这种情感记忆与情绪记忆相联，即使历时已久也能唤醒学生记忆

信息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对历史的记忆有更清晰的认识、更敏感

的触击以及更深刻的感悟。还可以通过举办研讨会、主题沙龙、

实践展示、辩论赛、主题班会、交流谈心等面对面的交流活动，

积极激发情感、朋辈、情绪、信任等因素在青年传递中的作用，

创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更好地达到润物细无声地教育效

果。

（三）新媒体下话语权构建：掌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话

语权

互联网时代，人人皆可发声，话语权不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

更普及到每一阶层。话语多元性打破了原有信息传播模式和集体

记忆建构方式。新媒体具有强大的分享和互动功能，人民通过新

媒体共享集体记忆、确认自我身份的同时，也完成了个体对国家

共同体的主观想像，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国

家认同的建构。 因此，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

态的领导权、话语权，构建权力制度下规范的话语体系，从而应

对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弘扬正能量，发出属于青年一代的最强音，

构建属于这一时代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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